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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篇榮獲 2023 桃城文學獎小說組首獎 

 

消失的鈔票 

 

  「阿母，『那隻』去哪裡了？」甫起床，他在幾處牠習慣待的地方尋不到

後，問了坐在晨光下剝高麗菜葉的母親。 

  「不就在那裡嗎？祂最喜歡待在灶腳了。」他的母親頭也沒抬，彷彿他問

的，是找不到襪子那般的小事。 

  「沒有呀。」 

  沒有呀，他又說了一次。灶腳空蕩蕩的。牠喜歡灶腳，冬天暖，夏天涼。

但牠就是不在那裡。 

  「你找仔細點。不要窮緊張。」 

  「都找過了，沒看見。牠有沒有走出去？阿母妳想想。」 

  「祂若是想走出去，難不成我還可以攔住祂？」她有些好氣，但還是停下

剝菜的手，想了想，「不然去李叔那邊找找，說不定祂跑去吃他曬的蘿蔔乾。」 

  去李叔家的路上，會經過一片鳳梨田，田裡種的是「金鑽」。從鳳梨葉張狂

且變紅的樣子，他推測六月就可以收成，這件事讓他高興。他喜歡金鑽鳳梨，

不是因為好吃，而是因為名字唸起來喜氣，是一顆顆在田裡折射甜美日光的金

塊般的鑽石般的存在。 

  李叔在庭院曬蘿蔔乾，背對外頭的一切。李叔同他們一樣向來孤僻，若不

是那隻常常不請自去，兩家也很少說上話。 

  「李叔。」他喊得太小聲，又喊了一次。 

  「欸。」李叔回頭時，表情有些迷茫，彷若不清楚自己身在何處。 

 「那隻有來你這嗎？」 

  「你家那隻孔雀喔？沒捏，牠沒來。」李叔再次背對他，想到什麼又轉過

身，一語雙關、自認好笑地說：「啊哈，你讓『鈔票』跑掉囉？」 

 「鈔票」就是孔雀的名字。他取的。 

  他跟著哈哈兩聲，道謝，離開，望向那條與鈔票一起走過的小路。小路上

栽了幾棵鳳凰木，現在不是花季，沒有橙紅的花，只有黑褐莢果垂掛著，孤零

零的，被風吹落時，在地面發出了空洞的聲音。咚。彷彿也在問鈔票去了哪

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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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開始鈔票怎麼來的，說了沒人相信，索性都說撿到的。 

 撿到的？聽的人會覆述一次，似乎在思索何處能撿到一隻孔雀。撿到的。

他也會覆述一次，讓語氣更為堅定，讓撿到孔雀成為一件隨時都有可能發生的

平常事。 

  若認真要解釋孔雀的來由，故事曲折，必定要從半年前那張刮刮樂說起。 

 他自然是沒有閒錢買刮刮樂，將刮刮樂塞進他戴手套的手裡的，是種鳳梨

的老徐。老徐的鳳梨田有十八甲，在民雄頗具規模，收成期間定要找像他這樣

的臨時工來幫忙。那日採收結束，老徐不知道怎麼了，帶著發紅包的笑意，除

了發放當日工資，還將手裡一疊刮刮樂依序分給大家。大家私下議論，老徐中

樂透的傳聞是真的。 

 他左手拿著工資袋，右手拿著刮刮樂，有些不知如何是好，就地被剖成兩

半。一半的他，想立刻去超商繳交積欠過期的水電帳單，另一半的他，從未

「玩」過刮刮樂（他甚至覺得用「玩」這個字眼過於奢侈），好想馬上體會向來

難測的命運如今正乖巧地在手裡等著被揭示，那種你可以掌握它的錯覺。 

 後者誘惑太大，令他開始翻找身上可能還藏有硬幣的所有地方。上午為了

買一顆御飯糰，他已經將僅存的硬幣都交付給面無表情的超商店員。好不容

易，他終於在被磨得顏色略淡的牛仔褲左邊屁股口袋找到一枚有黑色污漬的一

元硬幣。 

  跨坐機車上，他曲著身子，在機車儀表板上刮開刮刮樂的銀漆。不消一分

鐘，命運已經顯現。然而午後四點的日頭太燦，他將刮刮樂以不同角度查看，

確保自己沒有眼花。 

 一、二、三。 

  他又數了一次。一、二、三！ 

  沒錯，三千這個數字確實重複了三次，真的中獎了！中了三千元！ 

 手顛顛地，他將刮刮樂塞進口袋，離開農田，騎進市區，走入彩券行兌成

現金。他將現金揣在手中，步出彩券行時，覺得午後的陽光從沒這麼燦爛過，

在他手裡降生了希望。 

 要拿三千元買什麼好呢？ 

 他感到興奮，也感到迷惘。至今的人生，始終是今天追著明天的錢跑、明

天追著後天的錢跑，從未體驗過，像這樣，錢自己來到面前，還可以自由決定

它最終的樣貌。這種感覺太新鮮，讓他像什麼零食糖果都想要的小學生，心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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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放。 

 當然，他心裡有一張必需品的待買清單，而每一項都已經在清單上等候多

時。他蹲在路旁，仔仔細細，將所有物品的經濟效益都比較一遍。 

  一床新棉被，現在這床縫縫補補多次，每次補丁又縫上不同花色的新布，

到後來也記不清楚棉被原本的花色。母親總說蓋得暖就好，誰管花色如何。一

台小冰箱，雖然他們並沒有多餘的食物需要儲存，但夏天若能凍上幾支糖水冰

棒也很好。可惜三千元應該不夠，買了還耗電。那一只新鍋蓋呢？原本的白鐵

鍋蓋被熏得黑黑的，用那個燜炒高麗菜老是有股焦味。不過吃久了好像也習慣

了。或者，一支新掃把，現在這支呀，掃柄斷了，只能用另一支也斷了的掃

柄，兩支捆一捆、綁一綁勉強能用。能用是不是就繼續用，還要花錢買嗎？ 

  掙扎許久，他決定買熱水瓶。他思忖，入冬隨時有熱水喝，母親會很高興

的。而且三千元買熱水瓶，或許還有餘錢能買鍋蓋或掃把。對！就這麼辦！ 

 

  他騎往家電行，在即將抵達的前一個路口，遇到了紅燈。 

  一群理平頭的小男生從他面前走過，他們相互撫摸彼此身上的全新棒球隊

制服，熱烈的歡笑聲，讓他們像一支永恆的隊伍，走向更好的明日。他們還不

知道，長大後的世界有多艱難，可能失學，可能失業，可能失婚，能夠讓他們

與朋友一起投入棒球的無憂時光，只有此時此刻。 

 即使如此，他們還是比他幸運的。他自小隨母親四處打零工，從來沒有時

間，也沒有多餘的金錢，能讓他加入隊伍裡。 

 如果，錢能變成那樣的一件棒球隊外套或上衣或褲子，那有多好呀。當

然，不是給自己的，自己這把年紀已經用不到了，但是可以給狀況同他一般的

孩子。那個孩子必會十分珍惜，成天穿著棒球外套奔來跑去，兩頰永遠有興奮

的緋紅，睡覺時或許還抱著棒球外套，夢見自己站在投手丘上有多威風。 

  陷入美好想像的同時，宛如受到感召，他想起市區有間宮廟，定期捐贈棒

球隊服給貧困家庭的學生。那麼，他應該把錢捐至廟裡！ 

 綠燈亮起後，他將機車掉頭，急急往廟的方向前去。他將機車停在小小的

廟埕，脫下安全帽時，還對著機車後照鏡理了理凌亂的頭髮，彷彿即將拜訪大

人物。 

  這廟，他頭一次來，才知道廟拜的是文財神比干。比干剖胸挖心而死，被

視為最忠最正之人，得以掌管天下財庫。幾乎被這個傳說所感動，他帶著敬畏

的心在廟裡悠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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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地，他發現，來參拜的人們，最後都匯流至神龕下，拿著零錢，蹲在

那。奉祀在神龕下的，不是熟悉的虎爺，竟是一隻金聖孔雀！祂以開屏的尊貴

姿態，坐在金墊上，而每根羽毛都在身後整齊展開，閃著金光。前方供著水杯

與五穀稻穗，還有躺了幾枚錢幣的水碗，供信眾換錢。 

  換錢，是廟裡獨特的求財方式，拿自己的錢幣換取金聖孔雀的錢幣，當作

錢母，保佑錢財滾滾而來。唯一規定是，只能拿大錢換小錢，放十元進水碗，

拿五元或一元出來。若拿小錢換大錢便是貪。 

 摸摸口袋，他將方才刮開刮刮樂的一元放進去，輕緩無聲。他沒有從水碗

拿走任何錢幣，只無求地用雙手敬拜。 

 起身後，一個轉身，他看見數座金孔雀像如藝術品般，一個個被框限在玻

璃框盒裡，擺放在旁邊的木桌上。那些孔雀讓他看得入迷。他私心認為，玻璃

框盒的孔雀比神龕下的孔雀還要美，沒有長年香火暈染上的燻黑，全身都散發

著均勻的流金光芒。 

 金孔雀的美，太懾人。他從來沒有這麼渴望過一件東西。 

 「你可以將祂請回去。」一旁志工開口了。 

 請回去？他遲疑地複誦。 

 「對呀，你只要向文財神求到三個聖筊，就能用三千元將祂請回去。」 

 三千元。他身上恰巧有三千元。至於三個聖筊呢？他沒有擲過筊，他只見

母親擲過。印象裡母親說，當你誠心向神明祈求而且是你應得的，祂就會給你

聖筊。 

  他有些不確定，呆站在那猶豫許久。最後促使他鼓起勇氣、伸手拿了一對

筊的，是「反正擲筊不用錢」的這個念頭。 

 他站在文財神面前，默念願望，擲筊。 

        得了三個聖筊。 

 

 當他提著玻璃框盒的金孔雀回家，母親問了來由，她靜靜地聽，沒有多說

什麼，可能明白他鮮少想要什麼。 

 他們在神明廳整理出一個位置，為金孔雀安座，並擺放好廟方交代的香

爐、水杯與白米。 

 看見自己的心願在這個家有一方之地，他感到有些抱歉，彌補似的，他對

母親說：「廟裡的人說金孔雀招財，說不定我們很快就有錢買熱水瓶了。」 

 母親擺擺手，示意要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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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人，在神明廳微弱的光線下，靜靜欣賞燈光穿透玻璃觸摸到金孔雀所

散發的光澤，像蝴蝶欲飛的翅膀，也像河流中的魚鱗。那些光彩在他移動的時

候，也變換著位置，閃著，閃著，彷彿在打摩斯密碼。 

 他沉醉在光的摩斯密碼裡，答—滴滴—答—答—，宛如是金孔雀在說：請

多多指教。 

 請多多指教。他說，並沉進很深的夢裡。 

 

 翌日醒來，桌上金孔雀不見了，玻璃框盒被推下地面，玻璃四碎，場面凌

亂。他循著一片片碎裂的玻璃，來到廚房，看見一隻真正的孔雀，五彩的、立

體的、活生生的，孔雀，正往米缸食米。 

 不是吧。這句話從他嘴裡低喃而出。 

  孔雀瞧了他一眼，又低頭啄米，旁若無人。 

 他從後院找了紙箱，與母親合力將孔雀驅進箱中。為了防止牠脫逃，上頭

又嵌了另一只紙箱，挖了一個小洞，留下能讓牠探頭好奇的空間。他們盯著紙

箱裡正在不滿啼叫的孔雀，陷入思索。 

 「真的是這樣嗎？」母親問，「你覺得真的是金孔雀變成了真孔雀嗎？」 

 「我想不到其他可能。如果是有人偷走金孔雀，他偷走就偷走，為什麼還

留下一隻真孔雀？」 

      「有道理。」母親點點頭。 

 有了共識，他將紙箱放上機車，一路急行，來到廟裡。 

 「這個是？」廟務人員對於他將裝有孔雀的紙箱放在桌上感到不解。 

 「我要退。」他說。 

  他強調昨日求的是金孔雀，今日卻成了一隻真正的孔雀。他不知道這是什

麼時興的詐騙手法，要人耗費更多金錢，總之他所交付的三千元已是底線，他

沒有多餘的錢可以養一隻真正的孔雀。 

 「你說，金聖孔雀到了你家，變成這隻孔雀？不可能。」廟務人員也十分

謹守底線，用力揮動雙手。 

 「怎麼不可能？事實擺在眼前！」 

 「這種事說出去沒有人會信！」 

 他們幾乎要吵起來。 

 辦公室走出另一人，自稱宮廟主委，好聲安撫他，並問：「照你說來，這隻

孔雀身上有寫我們文財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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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句話，讓他啞了嘴，低頭抱著孔雀回家。確實，換作他是廟方，沒有名

字的東西，要怎麼認呢？ 

 「既然如此，好好養著就是了。」母親見他又把孔雀抱回來，如此說。 

 

 

 把鈔票養到消失，可算不上好好養著。 

 「阿母，鈔票回來了嗎？」他跑著回來，先倒一口茶緩緩氣。 

 「沒。你不是去李叔家找？」 

 「牠不在李叔家。附近我也都找了。」 

 「你會不會沒找仔細？還是祂故意捉弄你？」 

 他央求母親陪他一起找，鈔票最聽母親的話了。 

 鈔票。鈔票。鈔票，快出來，有祢最喜歡吃的玉米喔。母親在住家四周輕

喊著，卻不見任何動靜，讓她也狐疑起來。 

 「鈔票是跑去哪裡？有可能是被抱走嗎？」 

 他搖搖頭。想到鈔票的脾氣，想抱走牠，定被牠啄得稀巴爛，況且牠的叫

聲可是比警報器還響呢。再說了，鈔票可不是一般的孔雀呀。 

 好吧，縱使鈔票不是被抱走，找不到鈔票也是事實，該怎麼辦？ 

  在家坐不住，他騎上機車，決定去幾個熟悉的地方繼續找找。老徐那，張

老闆那，吳董娘那，都找了。就是不見鈔票。他們也一樣感到焦急，直問是怎

麼不見的？ 

 問得他支支吾吾、越發懊惱，懊惱自己當時怎麼會認為養孔雀是不難的，

想著只要將好水、好米供著，就這樣。頂多，帶牠去散個步。 

 說到散步，他曾在牠脖上繫了一條細細的紅繩子，細細的紅繩子在牠已經

藍綠斑斕的毛羽上，特別出色，有種異國風情的瑰麗感。 

 初次出門散步，他不確定走前頭的應是人還是鳥，就像他往往也分不清，

究竟是人蹓狗，還是狗蹓人。或許都有。但牠彷彿早就明白散步是怎麼一回

事。像巡視領地的貴族，牠走在前頭，踏著高跟鞋般的細緻鳥腳，伸著湛藍纖

長的脖子，以銳利目光掃視田地，未展開的長長覆羽也傲氣地左右擺動。 

 跟在後頭，他實在很想嗆這隻偽金孔雀有啥好神氣。宛如聽得見似的，牠

停下腳步，視線回過頭掃向他，剎那，牠扭頭的身形剛好符合某種完美的陽光

照射角度，瞬時金光瀲灩，像極那晚看見的摩斯密碼。 

 頓時他明白了，牠們確實是同一隻孔雀沒錯，縱使他無法理解牠是怎麼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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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的變成真的。 

 同一時間發生的事情還有，一根羽毛從牠身上輕輕掉落，羽毛甫落地的那

瞬，他想伸手去撿，然而，還來不及眨眼，羽毛已經變成一張湛藍的千元鈔

票。他拾起鈔票，全身都顫抖不已。 

 是一隻金孔雀無誤！ 

 他連忙把牠抱起就跑，跑回家，滿臉撲紅地向母親說這驚人發現。 

 「阿母若要熱水瓶，我們再拔兩根羽毛，妳看好嗎？」孔雀身上羽毛豐

厚，讓他覺得自己抱著一座金山。 

 「不行，這羽毛多好看，不能拔。」母親還是老樣子，總不把注意力放在

真正的問題上。她撫摸孔雀毛羽那疼惜的樣子，像在撫摸一件她從未擁有過的

漂亮綢衫。 

 牠感知逃過一劫，開心鳴了兩聲。 

 但他沒有放棄。拔的不行，自己掉的，總可以吧。他做勢要追，牠有靈性

自然先跑，一鳥一人，一前一後，滿屋子跑呀追呀，不顧母親急急大喊。追到

後來他也不要什麼羽毛，只是不想停下這樣久違的熱鬧。 

  牠彷彿也明白這只是一場遊戲，玩得更瘋了，直接飛越了狹窄的客廳。那

身形與毛羽在空中形成一道美麗的弧線，引得他和母親先是大叫，後是拍手叫

好。 

 好厲害、好厲害！原來孔雀會飛呀！ 

 那些因為跑呀追呀而促飛起來又緩緩落下的，只有一些灰塵、毛線和蜘蛛

絲，全是白樸樸的東西，沒有艷藍的紙鈔。但他們很快樂。很快樂。 

 

 

 自那天起，孔雀的名字就叫「鈔票」。但鈔票怎麼就不見了呢？ 

  這件事像個謎，他來到大街上，沿路搜尋鈔票的身影，始終想不通。遠遠

的，他看見孩子們圍成一群，興奮撫摸著什麼。他湊上去看，是一隻毛色灰白

蓬鬆的大狗，那狗毛又捲又長，連眼睛都蓋住了。牠乖巧趴在地上，任孩子們

胡亂撫摸，也不生氣。牠的主人就坐在一旁街邊的椅子上，含笑看著他們。 

 「欸你這隻是什麼狗？怎麼毛這麼多？」一位小男孩不客氣地問。 

 「古代牧羊犬。」 

 「現在沒有羊讓牠牧了耶。」 

 蹓狗人露出尷尬又不失禮貌的微笑，似乎也不急著去哪，從背包拿出了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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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水瓶，往瓶蓋倒了點水，讓大狗解解渴。接著，又拿出狗餅乾，讓大狗舔得

他滿手掌口水。再後來，他拿起梳子，一遍又一遍，十分有耐心地梳開打結的

狗毛。有吃有喝有得梳毛，大狗看起來很是享受。小孩子也看得入神。 

 這讓他想起鈔票。相比之下，他實在自慚形穢。他曾讓鈔票有過這樣的好

日子嗎？ 

  小孩子的心是善變的，約莫二十分鐘後，他們問夠了問題、摸夠了狗、看

夠了遛狗人對大狗的梳理，便一鬨而散。人群一散，蹓狗人與大狗繼續前往欲

往的方向。 

 「叔叔，你的錢掉了。」 

 蹓狗人從口袋掏出衛生紙要幫大狗清理鼻頭時，一併掏出幾張千元紙鈔，

落在地上，被其中一個仍站在原地癡癡追望大狗的孩子看見了，出聲提醒。蹓

狗人撿起藍色的紙鈔，向孩子說了聲謝謝。孩子心有所獲地跑開了。 

 啊，鈔票不見了，是不是在做無聲的抗議呢？ 

 如果當時他也對鈔票說，你的羽毛掉了，而不是去想佔有那從羽毛變成的

紙鈔，甚至去追趕牠、向牠索求，牠是不是就不會不見了呢？ 

 

 

 他明白感受到，鈔票來了之後，生活的改變。倒不是變得富裕了，畢竟鈔

票在那之後就不曾再落下羽毛。變的，是像被日光曬過的小石子，那樣微小、

握在手裡卻覺得暖的片段時光。 

 像是，他會帶鈔票去打零工，在母親也外出工作無法看顧牠的時候。原先

他很是擔心，擔心他提出請求後會被視為麻煩而遭解僱。 

 「頭家拍謝，可以讓牠在旁邊嗎？牠很乖的，不會惹麻煩。」他會先這麼

說，怯懦的模樣就像小學生向老師保證，不會在上課時間拿書包裡的玩偶出來

把玩。 

 幸好，人們的反應總是超乎他預料。 

 「你養孔雀喔？不錯捏。牠吃什麼？玉米吃嗎？」種茶的張老闆從家裡拿

出一根玉米，才一會，鈔票吃得連一顆玉米粒也不剩。真是識貨，張老闆開心

地說，那玉米是張老闆在家裡後院種的。離開前，張老闆準備了一袋玉米要他

帶回去。 

 「哇，我第一次這麼近距離看孔雀。可以拍照嗎？」做鳳梨酥的吳董娘拿

起手機拍照，不同角度都拍完後，又請他幫忙拍合照。幸好鈔票還算配合，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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乖地讓吳董娘拍出滿意的合照。令吳董娘主動說：「欸，下星期有班，你還能來

嗎？能來呀，太好了！來的時候記得帶牠來，我也想讓女兒看看！」 

 鈔票不枉為神明腳邊的使者，得了好人緣，連帶他也跟著受惠。打零工的

同事開始會同他攀談幾句，問怎麼會養孔雀，好養嗎，都吃什麼？他起初很不

習慣，回答得零零落落，久了倒也會了怎麼多聊幾句。 

 漸漸地，有人開始叫他「孔雀仔」。 

 原本打零工的，宛如遊牧，哪裡有工作哪裡去，這次見面的人，下次見面

不知何時，便不過問彼此姓名。幾個熟面孔，大多也是埋首工作，鮮少交談，

領了錢，頭低低地走了，忙著將甫拿到的錢，再交付別處。 

 有了孔雀仔這個稱號，認識他的人變多了，他認識的人也變多了，像是雙

手雙腳滿是刺青的青仔。 

 青仔的刺青讓眾人下意識保持距離，可「神氣」罩頂的鈔票偏不，牠有次

竟盯著青仔小腿上的飛龍圖案許久，彷彿讓牠回想起自己其實出生廟宇。 

 「欸，你這隻孔雀懂得欣賞藝術喔。」青仔咧嘴而笑，頓時殺氣全失。 

 「牠不僅懂藝術，還很白目喔。」 

 鈔票睨了他一眼，扭頭就走。這畫面讓他和青仔同時放聲大笑。自此之

後，他和青仔總在現場互相照應，偶爾也一起捉弄鈔票，追著牠喊：來拔羽毛

喔。他沒有告訴青仔那句話背後的深意，青仔從來也沒問過。旁人總誤會他們

打從年少就認識，那般氣味相投。 

 生活多了新鮮事，與母親的飯桌話題也變多了，不再只是討論如何解決現

實生活的各種匱乏。 

 「我今天又遇到青仔，他也來工廠幫忙搬鳳梨。」 

 「青仔，就是刺龍刺虎的？」 

 「對呀。中秋節，訂單多，要更多人幫忙。」 

 「你是不是說他無父無母？找時間，叫他來家裡一起吃飯吧。」 

 母親吃著醃黃瓜，也夾了幾片放進鈔票的盤子裡。鈔票果真不是一般孔

雀，幾乎什麼都吃，喜歡吃的，還會纏著人家要。牠吃完醃黃瓜，又啼叫幾

聲，直到母親又夾給牠。 

 「阿母，妳不要寵壞牠。」 

 「祂好歹也是神明，落難到我們家已經夠可憐，哪有寵不寵的。」 

 「我花了三千元耶，早知道就買熱水瓶。」看不慣牠囂張模樣，他偶爾會

故意這樣說。鈔票自然聽得懂，便用鳥嘴去啄他的腳。一人一鳥又鬧起來，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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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也沒辦法好好吃。 

 母親想笑，卻咳起嗽來，咳得用力，似要掏肺。 

 「阿母最近好像常咳嗽，感冒了嗎？我帶妳去看醫生？」 

 她揮揮手，仍在咳。沒有熱水瓶，他想用鍋子燒點熱水，母親直說不用、

浪費瓦斯。於是他也只能倒杯涼水給她。她喝了幾口，才緩了下來。 

 「看醫生是有錢人的權利。」她說，並且再三保證自己只是天氣變化有些

不適應，過些日子就好。 

 

 沒幾日，一個烏陰天，母親病倒了。 

 母親被送進醫院，說是肺炎，至少要住院一星期。他頹然守在病床旁，凝

視母親昏睡的病容，並試圖平緩高額醫藥費帶來的焦慮。那筆金額，他要工作

三個星期才能獲得，卻必須在後日繳清。 

 許久，母親醒了，她看懂他的表情，以虛弱且顫抖的聲音說：「不要拔羽

毛。」 

 他沒有回應。 

 「我在枕頭裡，咳，藏了一點錢，應該就夠了，你去拿來。」 

  他沒辦法提醒母親，那些錢在梅雨季時已經全數用在修補屋頂漏水上了。

母親忘記了。他皺著眉。 

        「不要拔羽毛。」她又說了一次，伴隨著咳嗽。 

 他點點頭，不願違背母親的心願。但他不知道錢該如何來，於是他點頭的

姿態是那麼凝重，感覺外頭天色又更暗了。 

  

 帶著毫不知情的鈔票，他開始更長時間的打零工。時間在他手上成為貨

幣，白天所能兌換的金錢，相比夜晚，實在廉價許多，於是從前母親不讓他做

的深夜工作，經由青仔的介紹，他也硬是接了幾份。 

 沒日沒夜的，早午晚餐都失去原本的順序，生活扁平得只剩下工作、吃

飯、睡覺，不斷輪迴。 

 即使日子已經過成這樣，醫藥費還是付不清。護理師提醒時，他只能一直

道歉，說，不好意思再給我幾天時間。當然這些話沒有給母親聽見。母親依舊

虛弱，住院時間從原本一星期，延宕邁向第二星期。 

 孔雀仔，你沒事吧？有時候人們會這麼問。 

 他聽了一驚，沒有時間感謝他們的善意，趕緊把自己的疲憊收進更深的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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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裡。沒事，沒事。他會刻意睜大眼睛，拉開笑容，宛如透過開屏來虛張聲勢

的孔雀。 

 他見過太多累、傷、殘的同行，與雇主配合多年，還是輕易被另一名沒有

經驗的年輕人所取代。年輕人在勞動市場是永恆的夏日，旺盛，有勁，不怕暴

雨與烈陽。而他已經是初秋。 

 他不能被取代，特別是此刻。他逼自己要做得比往常更快更好。當他搬運

鳳梨不小心睡著跌倒的當下，他還是這麼想的。他幾乎是抓著那個念頭入睡

的。 

  過了十五分鐘，有人發現他躺在一片零散的鳳梨海中，才終於把他喚醒。 

 吳董娘聞訊趕來，要他回家休息。他急忙道歉。 

 「拍謝，摔壞的鳳梨我會賠。請讓我繼續工作。我會把落後的工作補回

來。」他擔心歉意不夠，邊說邊彎腰鞠躬。 

  吳董娘也不是雞仔腸鳥仔肚的人，「不是那個問題，你今天這個狀況不能再

工作了。你搬鳳梨，摔的是鳳梨，鳳梨摔壞了倒也沒什麼，田裡還有一堆。如

果你今天是在生產線，不小心把手放進機器裡，那就嚴重了。你知道吧？」 

 他頭低低的。 

 「工資照一天給你，不會扣錢。回去休息。」 

 她走了，他還站在原地，等待事情有所轉圜。 

 幾分鐘過去，會計小姐牽著鈔票走來，並遞上工資和一顆鳳梨，再說了一

次，回去休息吧。 

 他接過那些，轉身離開，彷彿接受了命運要他遷移至無光的另一端。機車

似也不能承受這個結果，無法被發動起。於是他將工資放在胸前口袋，左手抱

著鳳梨，右手牽著鈔票，步行回家。 

 路上，他沿著樹林的陰影而走，避免讓光點落在身上。那小小無害的光，

對被陰暗所包覆的心來說，都太亮。鈔票異於往常安靜，張著牠的鳥爪，一步

跟著一步，陪他走在這看似毫無盡頭的道路。 

 他對鈔票莫名生氣起來。 

 「你好端端的，變成真的孔雀幹嘛？我還要說服老闆、帶你上班，不辛苦

嗎？在供桌上當隻金孔雀不好嗎？有人隨時獻上好吃好喝的，不是很好嗎？」 

 他接著說，「你看看你，跟著我，有什麼好處？被人家趕走了、機車壞了，

最後只能走路回家。你又沒穿鞋，腳不痛嗎？」 

  「阿母生病了，我連醫藥費都繳不出來，你要是受傷了，我也幫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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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鈔票沒理會，仰著頭，繼續往前走。 

 「當落難神明好玩嗎？」他沒有跟上。 

 「我問你呀！當落難神明好玩嗎？」他又說了一次，語氣更重、音量更

大。 

 「你到底沒事跑來這麼苦的人間幹嘛！」最後他幾乎是朝牠扔擲怒氣。 

 樹林變成回聲的走廊，沒有一隻鳥敢鳴叫，讓那些問句像山洞不斷往前綿

延，追上鈔票的步伐。鈔票還是沒有回頭。 

 他追上去，把鈔票一把抱起。早已磨擦受傷的鳥爪，流下了幾滴鮮紅的

血。鈔票似乎在生氣，沒有掙扎，但也不看他一眼，將頭撇了過去。哪有神明

這麼倔強的，他嘀咕。毛絨絨的鈔票，心臟蹦蹦跳的鈔票，就這樣被他抱著。

他覺得牠好真實。 

 

 在鳳凰木下他尋到一塊石頭，將牠輕輕放下，拿出隨身的 OK 繃，幫牠貼

上。又拿出自己的礦泉水，往瓶蓋倒了一點，給牠。好啦，快喝吧，他說。鈔

票喝水前，還用力睨了他一眼。這副愛生氣的模樣，他想笑卻忍著。 

 「想不想吃鳳梨？」他問。 

 鈔票假裝沒聽見。他也沒管牠，拿出小刀，細細削起來。 

 「削鳳梨，用小刀當然不好削，但還是可以的。記得以前家裡最窮的時

候，連一把好用的菜刀也沒有，阿母就是用小刀搞定所有事情。」 

  「你聽過有句話是『鳳梨頭，西瓜尾』嗎？這兩個地方吃起來最甜。但是

很多人都會搞錯，以為有葉子的地方是鳳梨的頭，其實相反了。」 

 講著講著，他已經削開常被人誤會是底部、實則為鳳梨頭的平坦處，去了

皮，金黃果肉露出來，流出清甜果汁。他切了一片很小的鳳梨，放在瓶蓋上。 

 好啦，快吃吧，這塊最甜了，他說。 

 鈔票猶豫了幾秒，放下面子，終於吃起來。他也放了一片進自己嘴裡。

啊，這個時節的鳳梨最甜了。 

 他們一人一鳥，坐在石頭上，輪流吃著新鮮削下的鳳梨，放眼前方欲熟的

鳳梨田，看那帶刺的長葉彼此錯落。遠方的塊狀烏雲，正心事重重地飄移，好

像不知道要去哪，同他們一樣。 

 然而，下一秒，強勁的風將烏雲吹遠了，降下纖細白光，照得鈔票全身散

發似有似無的鱗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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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不住，他伸手去摸。那些毛羽，像柔順的河流，像溫暖的絲巾。可能鈔

票難得展現溫順一面，任他撫摸，因而他感覺自己被無條件包容，在牠身旁有

了容身之處。 

 

 

 「孔雀仔，你今天怎麼沒來？」是青仔，電話那頭傳來機具運轉的聲響。 

 「我在找鈔票啦。」為了找鈔票，今天的工作他都請假了。 

 「鈔票不見了？」這對青仔來說也是天大消息，青仔主動表明會幫他向打

零工的問問，有沒有看見鈔票。 

 掛掉電話後，他又坐了好一會，才從街邊的椅子上站起來，繼續往前。遛

狗人與大狗已經離開一段時間了。本來他只想理一理頭緒，一不小心就回到與

鈔票共吃鳳梨的那日。他將那日記得好深好深。 

 他也記得那日後，走得不知是什麼好運，隔幾天鳳梨酥工廠的會計小姐打

電話來，說是吳董娘幫他安排了薪水更優渥的晚班正職，並把他的機車修好

了。種茶張老闆得知他的困難，每每見了他，都要他拿些東西回去，有時是玉

米，有時是米。醫院說，母親可以出院了。鳳梨田老徐願意讓他預支下個月工

錢，他用預知的工錢再加近日沒日沒夜攢的錢，把醫藥費付清了，接母親出

院。隔壁李叔幫忙照看了母親與鈔票幾日，直到母親完全恢復氣力為止。青仔

來家裡吃晚飯，只不過煮飯的是青仔，下鍋的菜肉還是青仔帶來的。還有那些

喊他孔雀仔的同行，無論是遞來一瓶水，或一包小餅乾，都讓他感激不已。 

 這些幫助，他從前不敢想。從前他只有母親，兩人相依為命。他人，都是

外人，非親非故，也不好麻煩叨擾。鈔票來了，為孤獨的生活投下了豔麗的小

石頭，產生了透亮晶瑩的漣漪，往外不斷擴散、擴散…… 

 

 「今天怎麼只有你，鈔票咧？」 

 他走進鳥街，明眼的小陳一眼就看出問題。 

 小陳在鳥街開店，他剛「收養」鈔票的時候，小陳熱心地給了許多建議，

因而有些交情。偶爾下班若有空，他會載鈔票來給小陳看一看。 

 被小陳一問，他盯著店裡的鳥籠、鳥籠裡的鳥，淡淡地回：「不見了。」 

 「不見了？要把一隻孔雀弄不見也不簡單耶。」 

 他很想說，啊那隻孔雀也是自己突然冒出來的呀。但還是按耐下來。 

 「到處都找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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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點點頭。住家附近都找了，認識的人都問了，找到街上已經是找無可

找，碰運氣罷。再說了，牠一隻孔雀，能跑多遠？ 

 小陳將參雜各種穀類的鳥飼料，一匙一匙，倒進鳥籠裡。籠內的鳥，身上

也有著鈔票的綠，令他看了刺心。鳥鳴聲包圍他，反而令他清楚想起鈔票在鬧

脾氣的鳴叫聲，堅實，平穩，像小學隔壁班女生吹奏的直笛，也是那種毫不猶

豫的脾氣。 

 「很多事情，怎麼來的，就會怎麼去。說不好，哪天鈔票就自己回來

了。」小陳拍了拍他的肩頭，瞬間提醒他，還有一處未尋。 

 對呀，他怎麼就沒想到呢，那間宮廟還沒去！ 

 

 他直奔宮廟，正殿旁的神龕上，依舊擺放數隻金孔雀，閃爍金光，等待信

眾請回。他猜想，鈔票定在其中，正悄悄地觀察他。 

  然而，廟有廟的規矩，他先到神龕下的金聖孔雀前，將雙手恭恭敬敬地合

十。他請求金聖孔雀能讓鈔票跟他回家，他保證，保證會好好照顧鈔票。為了

證明自己並非貪圖錢財，他同時發誓絕對不拿鈔票的羽毛，若羽毛自己掉落變

成紙鈔，他也會捐來廟裡，讓紙鈔變成窮人家小孩的棒球外套。 

 許完願，他將身上的所有零錢，全部投進水碗裡，頓時碗裡的水流出了碗

的邊緣。他沒有從中拿走任何一枚硬幣，如同第一次來那樣。 

 他懷著忐忑的心，來到金孔雀的神龕那。幾乎是以古董鑑定師的心情，他

試圖從那些看似毫無差異的雕像裡找到鈔票。他知道鈔票頭上的毛羽，有一根

歪斜角度特別不一樣，如同比薩斜塔的傾斜是三點九七度，他有信心能分辨出

來。 

 他一一凝視金雕像的臉龐，最終，失望得無法承受自己的失望。 

 裡頭沒有一隻是鈔票。 

 感受到餘光外的視線，他記起盯著他看的男人，是之前差點與他相吵的廟

務人員。男人的表情似在問：怎麼，今天你又是來退孔雀的嗎？ 

 他低下頭，避開男人眼神的詢問，毫無所獲地回家。 

 

 母親已經煮好飯菜，有幾道還是鈔票喜歡吃的。黃瓜。玉米。南瓜泥。母

親見他孤身一人，了然於心，只叫他洗了手來吃飯。 

 湯鍋蒸著熱氣，也把人蒸得像一張受潮的紙，捲曲軟爛。 

 他悶著頭吃飯，好久才擠出這句：「阿母，妳說鈔票到底去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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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處都找了。附近，茶園，工廠，鳳梨田，大街，鳥店，連那座宮

廟，都沒有人看見牠。」 

 「阿母妳不知道，鈔票雖然算半個神，但牠怕野狗，特別是黑色的。」 

 「牠要是遇到黑狗怎麼辦？」 

 「還有呀，現在天涼了，前幾天還幫牠窩裡鋪了毛巾。牠在外頭哪有毛巾

可以躺？」 

 母親問，你是不是跟祂吵架，祂鬧脾氣就走了？ 

       他急著說：「沒有呀，哪有跟牠吵架。」 

 「最後一次見到牠，牠就睡在那條有小花圖案的毛巾上。我特定存錢買

的。純棉的，牠滿意得不得了。我就說，落難神明這樣也不差了吧。」 

  唉，定是你說話沒大沒小，惹祂生氣。母親說。 

 「不會啦，阿母，我平常都是這樣跟牠講話的呀。牠不開心啄我幾下也就

扯平了。」 

 「而且，」他停頓，猶豫，「我還跟牠說，謝謝。」 

 「謝謝，祂在這裡。」 

 夜晚的外頭，經過一輛車，它的車頭燈闖進來又瞬地離去。他們在廚房

裡，一起感受到了光的滿溢與光的消散。 

 蟲鳴從好遠的樹林傳來。經過了茶園與鳳梨田，也經過了鳳凰木林道，知

曉路徑似的，最後穿越曬衣場與大門，降落耳畔。 

 可能是那道光，也可能是這陣蟲鳴，給了他勇氣，要他去釋放壓抑心底的

問句。 

 「鈔票，要是就這樣消失了，再也不回來了，怎麼辦？」 

 母親咀嚼著米飯，夾了兩口菜，輕輕地說：「你就當作祂去了別人家。」 

 「別人家，有一個像我的歐巴桑，有一個像你認真打拼的查埔人，生活清

苦，但不會虧待祂。」 

 「這樣想就好了。」 

 「有人比我們更需要祂。」 

 母親的話語，讓他整個人飄浮起來，飄在半空之際，俯瞰住家附近的林

野。漆黑裡，他看見自家的燈，看見李叔家的燈。他努力飄得更高，看見的不

只是這庄與庄後的山，還有這座與那座山頭，而一盞盞燈就亮在寂靜濃黑的山

野中。在這樣的視野裡，他才發現，燈看似獨自閃爍且孤寂，其實正向彼此打

出摩斯密碼，一閃一滅，連成了地面的星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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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相信鈔票一定就棲身在某盞星光似的燈裡，平安，無事。 

 

 

 幾個月過去了，鈔票沒有回來，但他並沒有忘記鈔票，眾人也沒有忘記鈔

票。他與青仔常常聊起牠。母親的餐桌上，還是經常出現牠最愛的小黃瓜。 

 後來，他在床底下找到了一根孔雀羽毛。一根沒有變成鈔票的孔雀羽毛。

它在春日的陽光下，閃著翡翠的綠、寶石的藍，還有紅銅的金。他用手指旋轉

毛羽，那些顏色也跟著旋轉，映得房間宛如湖底，收納所有跳躍的色彩。 

  那瞬間，彷彿又回到他追著鈔票滿屋子跑的歡鬧日子。 

 

 

 

 

 

 

島嶼上的神祇——金聖孔雀 

 

金聖孔雀為嘉義文財殿之文財神的「腳力」，供奉於主殿神龕之下，全台唯一。

金聖孔雀祭拜方式特殊，以五穀和稻穗作為供品，信徒可向金聖孔雀「換錢

水」，用大錢換小錢，祈求財運。文財神為殷商忠臣比干，據說比干受妲己所

害，剖胸挖心而死。「無心不貪」，玉皇大帝便命比干掌管天下財庫。嘉義文財

殿長年捐助弱勢教育基金，牽起國小棒球隊與文財神的美好因緣。 

 


